
序＼卡夫卡松鼠 

松鼠回家的時候，爸爸已經在家了。 
她踮腳轉開鑰匙，爸爸在⾨後等著她，她揉揉眼睛，⽞關和盆栽都沒有變，下午的陽光

也和前⼀天沒有絲毫不同，但爸爸像⼤太陽下的熊貓雪糕，形狀⼀點點地歪斜，她想爸爸是
不是太熱，所以像雪糕⼀樣溶化了。圓下巴垮了下來，變得軟軟厚厚，⽪膚也漸漸變得⿊⿊
灰灰，看起來滑滑的，她忍不住想伸⼿去摸，爸爸卻突然轉⾝，「我買了布丁喔。」 

松鼠吃著布丁，餐桌對⾯的爸爸已經不像原來的爸爸了，⽤扁扁的鰭拿著湯匙，⿐⼦⼤
⼤腫腫，好像整張臉最重要的器官就是⿐⼦，⼩圓眼睛埋在⽪膚的皺褶裡，吃布丁時會露出
兩顆長長的⾨牙。 

「學校好玩嗎？」聲⾳還是爸爸的聲⾳，爸爸卻變成⼀隻胖⼤的怪物了，坐在椅⼦上，
沒什麼精神地舀著布丁。她突然想看看爸爸的腳變成什麼樣⼦。她彎下腰，偷偷瞄向爸爸的
腳，爸爸的腳看起來像胖美⼈⿂的尾巴，爸爸這麼胖，就算變成很胖的美⼈⿂也不奇怪，但
他看起來⼀點都不像美⼈⿂，尾巴沒有鱗片，是老鼠那樣髒髒的⿊灰⾊。 

「湯匙掉了嗎？爸爸幫你撿。」 
「我腳很癢，抓⼀下。」 
「最近蚊⼦好多。爸爸明天去買⽔煙。」 
「什麼是⽔煙？」 
「⼀個會冒出⽩煙的⼩盒⼦，讓蚊⼦在房⼦裡⾯迷路，走失不⾒。」說完，爸爸從巨⼤

的⿐⼦裡嘟嚕嚕噴了⼀⼝氣，爸爸還沒有發現⾃⼰變成怪物，要是照到鏡⼦，⼤概會很傷
⼼。松鼠看著爸爸，⾖⼦般的眼睛映出她的樣⼦，像看不⾒盡頭的隧道。 

「你今天好早回家。」松鼠吃完布丁，把湯匙和布丁杯洗乾淨，圍上圍裙，準備煮飯。 
「不要煮了，我們去外⾯吃吧。」爸爸站起來，擺動尾巴往外走。松鼠停在原地，看著

爸爸的背影，肥⾁垮垮地堆在腰間，「我不要吃⾃助餐。」 
「不然，去吃漢堡⽜排？」 
她遲疑⼀會，走過去握住爸爸短短的鰭，好像不如此，爸爸就會從⿐⼦裡噴出煙，煙散

去時，他就消失了。爸爸的⽪膚摸起來粗粗的，像磨⾦屬的砂紙，比磨⽊頭的更細⼀些，但
還是有點硬。她本來以為爸爸摸起來像是海豚，有點濕濕的，卻乾燥⽽溫熱。 

她牽著爸爸，像牽著⼀個灌飽氣的氣球。她第⼀次看到會飄的氣球，是某個星期天，媽
媽帶她去動物園，外頭⼩販牽著⼀整座氣球森林打哈⽋，像動畫裡的天空之城，氣根垂下，
到了⼩販⼿中，就是⼀個氣球。她看得呆了，於是媽媽從⼩販⼿中接過⼀個氣球，遞給她，
松鼠⼀⼿緊緊抓著那根線，另⼀⼿緊緊牽著媽媽，她覺得⾃⼰變得很輕，風⼤⼀點，她就擔
⼼兩⼿的東⻄都被吹跑，⾃⼰也跟著⾶上天去。媽媽捏捏松鼠汗濕的⼿。 

天還沒暗，兩⼈就已經站在店⾨⼝了。店裡空空的，⾨⾃動打開了，爸爸⼀個⼈佔了兩
⼈份的沙發座。⼀隻⼿把菜單放在她⾯前，她作勢翻翻，⼀會，⼜被那隻⼿收回，爸爸點
菜，⼿從空氣中掏出鉛筆寫下來。她去拿⽟米濃湯時，撞到⼀雙腿，她看著那雙腿的⻄裝褲
和⽪鞋，直到對⽅邁步走開，沙拉盤飄在空中。松鼠回到座位，餐點已經上桌。爸爸只吃沙
拉，喀啦喀啦地啃⽣菜葉，松鼠切著⾯前滋滋作響的荷包蛋和蘑菇醬漢堡排，⽤叉⼦叉好，
遞給他。爸爸搖頭，她決定⾃⼰吃掉。 

她轉頭看其他桌切⽜排的⼿，沙拉吧前有很多雙腿走來走去，深吸⼀⼝氣，「我不想去
學校。」 

爸爸放下啃⼀半的葉⼦，喝了⼀⼝可樂，「怎麼了？」 



「他們說我是輻射⼈。老師也說核廢料汙染蘭嶼。」她說，「他們都不懂。」 
這樣呀，爸爸說著，⾃顧⾃點頭，⼜啃起葉⼦。 
「那你明天想做什麼呢？」直到她開始吃冰淇淋時，爸爸才說話，松鼠歪頭想了想，好

像沒考慮過這件事。 
「早點睡覺，明天去博物館好不好？」 
松鼠點頭，爸爸⽤短短的鰭摸摸她的頭，笨重地站起來，⼀扭⼀扭往外走，松鼠跟上

去，握住爸爸的鰭，她想著爸爸的⽪膚摸起來像什麼，比起蠶寶寶，好像更像桑葉。回家路
上有很多雙腿經過她，她⼀⼀觀察他們的鞋⼦，爸爸的尾巴尾端是圓形的，和海豚、鯊⿂都
不⼀樣。 

松鼠在爸爸的⾞上睡著了，爸爸停好⾞才叫醒她，本來想看爸爸怎麼踩油⾨的，但她太
矮，看不到爸爸的尾巴在駕駛座下⾯做什麼，只依稀記得路上好像有看到海。停⾞場外密密
種著⽊⿇黃，⽊⿇黃後的景觀被鐵⽪層層圍住，她踢著⽊⿇黃的⼩毬果玩，爸爸牽她走過鐵
⽪圍籬，走進⼀棟外覆⽩⾊紗帳的建築，似乎還在施⼯。 

很久以前爸爸也曾開⾞帶她和媽媽到海邊去，爸爸奮⼒撐開⼤陽傘，鋪上野餐⼱，媽媽
幫她擦上防曬油，她記得媽媽纖細的指節，那雙⽩得發亮的⼿魔術般變出果汁、三明治和濕
紙⼱。那好像是他們第⼀次三個⼈⼀起出⾨，爸爸慎重地請路⼈拍了照片，背景是正⽅形的
綠房⼦，上⾯有⾼⾼的藍煙囪，畫著⽩⾊的雲。 

照片被媽媽仔細地裝進相框，擺在電視旁邊，爸爸說，要是很久沒看到他，可以看看照
片。她盯著⼈像後的房⼦和煙囪，想爸爸都在裡⾯做什麼。媽媽給松鼠買了⼀條粉紅⾊的⼩
圍裙，教她為⾃⼰繫鞋帶、洗衣服、煎漂亮的荷包蛋，等松鼠學會，媽媽就不回家了。照片
還是擺在那裡，爸爸說，我們背後是全世界最先進的核電廠喔。 

沒關係的，松鼠想，還是可以看到爸爸和媽媽，只是間隔的時間久了⼀點。她的煩惱只
有長⾼的速度太慢，離書架最⾼處總差了⼀截，還有打掃時，覺得房⼦好像變得特別⼤。 

兩雙穿⾼跟鞋的長腿從櫃檯後⼩跑步追上他們，啊，是，來參觀的，謝謝，爸爸說，那
兩雙腿彎曲，有⽩⾊領⼝的⼿遞給松鼠⼀隻布偶，松鼠看不出是什麼布偶，⼿對著她搖了
搖，兩雙腿⼜喀喀地走了，留下滿室回⾳，和地板上光亮的倒影。松鼠覺得博物館看起來好
像醫院，冷氣吹得她打了個哆嗦，⼤廳兩側的電扶梯⼀動也不動，展覽品也是，她覺得它們
都站著，靜靜看她。松鼠唸出橘⾊標牌的字句：「核、電、廠、的、構、造」，默默往外走。 

爸爸⼀擺⼀擺地拖著尾巴，⽤⼀圈⼀圈的游泳圈擋在她⾯前，以前爸爸總這樣開玩笑，
但現在他真的有了，像輪胎⼀樣，把爸爸丟進游泳池，應該會浮起來吧。 

「怎麼了呀？」松鼠沒有說話，把雙⼿收到胸前，看著爸爸的⼤⿐⼦，變成怪物的爸爸
眨了眨埋在皺褶裡的圓眼睛，⽤鰭搓了搓滿是鬍鬚的⿐⼦，呼嚕嚕的噴了⼀⼝氣，湊到她耳
邊，「告訴你⼀個秘密，爸爸不是在核電廠⼯作，是鯰⿂發電廠的⼯程師。靠著很⼤的鯰⿂
不斷打滾來發電。」 

松鼠愣愣地看著爸爸，「⼈從古老的地層裡把會產⽣地震的⼤鯰⿂挖出來，放進汽輪
機，溫度⾼的時候鯰⿂會翻滾，推動汽輪機發電，如果鯰⿂溫度太⾼，就會煮熟，所以要引
進海⽔，幫鯰⿂降溫……」 

松鼠伸出短短的⼿，踮腳想握住爸爸的鰭，爸爸稍微彎下腰，在腹部擠出更多皺褶，讓
她牽著回到展間。⼤廳很空曠，松鼠先被遠處堆置的黃⾊汽油桶吸引，然後是更近⼀些的圍
阻體模型，露出粗硬的鋼筋和厚厚混凝⼟，她⾝邊的輻射偵測器嗶嗶叫，爸爸瞇眼盯著展版
上密密⿇⿇的⼩字，松鼠看⾒好幾雙腿圍著最遠最遠的⼀個⼤柱⼦，飄浮在空中的頭全都仰
視那正動著，發出閃電藍光的機器。整個⼤廳都被光線充滿，那些⼈看起來好⼩，遠處的松



鼠，對照那柱⼦，也變得好⼩。好厲害呀。松鼠退後兩步，壓到⼀個按鈕，⼯安影片播放，
螢幕中穿著灰⾊隔離衣的⼈為松鼠和爸爸介紹核電廠的構造。 

爸爸指著⼀個轉動的⼤滾筒，你看，鯰⿂在那裡⾯。松鼠貼著螢幕，仔細觀察。她問爸
爸，要是鯰⿂跑出來怎麼辦？ 

有很多裝置防⽌鯰⿂跑出來，只有每年的檢查才會打開。 
那鯰⿂都吃什麼？ 
⽤過的燃料丸。從⽔管裡⾯放進去。 
爸爸帶著松鼠按下按鈕，點亮⼀零⼀⼤樓的模型，你看，只要零點三顆燃料丸就可以點

亮這麼⾼的⼤樓喔。如果溫度太⾼，鯰⿂翻滾得太厲害，就要打開⽔閥，讓⽣⽔池的⽔注入
汽輪機裡⾯，殺死鯰⿂。 

松鼠點點頭，「死掉的鯰⿂是不是都會被放在蘭嶼？」 
爸爸眨了眨眼睛，⿐⼦抽動⼀下，鬍鬚也隨之擺動，「對，你很聰明。」 
她和爸爸在⼤廳裡繞了⼀圈，⼜回到柱⼦前⾯，陽光從天頂的窗灑落下來，柱⼦很⾼，

每個零件都完美地對稱，上⾯立著許多管狀物，爸爸放開她的⼿，挺直腰背，抬起頭看著柱
⼦頂端，爸爸拉過她，指著她幾乎看不⾒的最⾼處，說，你看，鯰⿂就在那裏⾯。她把頭抬
得很⾼，卻還是看不⾒鯰⿂所在的滾筒，爸爸無奈地擺擺尾巴，伸出鰭，松鼠感覺⾃⼰被爸
爸拉了⼀把，回過神已經坐在爸爸肩膀上了。爸爸的肩膀滑溜溜的，松鼠得抱住爸爸的短下
巴，才不⾄於從爸爸溜滑梯⼀樣的背上滑下去。 

⾼跟鞋喀喀喀跑過整個⼤廳，⼀隻⼿按下松鼠⾯前的按鈕，這邊有個三分鐘的影片，請
觀賞看看。 

柱⼦突然活了，松鼠差點從爸爸背上摔下來，⼀陣藍光閃過，搭配溫柔女聲解說，柱⼦
中間的管風琴倏地演奏起來，燃料棒有節奏地上下移動，發出嗡嗡聲──對，那是管風琴，松

鼠在⼩⼩的⼼裡叫道，明⽩這穹頂、閃光和⾼聳的柱⼦，為何被選來陪襯⼆分之⼀的反應爐
模型。對稱、幾何、光線，還有盯著柱⼦時隱隱覺得天花板越來越⾼的感覺，⼀定都是天上
降下的禮物。 

「真漂亮。」在管風琴停⽌演奏後，博物館的⼀切都敬畏地停⽌了聲息，怕損壞這份靜
默，爸爸揹著松鼠，⽤很輕的聲⾳對⾃⼰說。 

松鼠本來以為教堂是媽媽的東⻄，⼿握著⼿，只能安靜的時刻，原來爸爸也有，她今天
聽⾒鯰⿂的詩歌了。 

她輕輕鬆開⼿，從爸爸的背爬下來，⼩⼼不踩到爸爸的尾巴，站在爸爸⾝旁，看著⼤柱
⼦。真正的反應爐⼀定比模型更⼤更厲害吧，松鼠打從⼼底羨慕爸爸，她也想當⼯程師，想
像⾃⼰能⽇⽇看著機械規律運轉，使她感到幸福。直到爸爸輕拍松鼠的頭，她才回過神來，
「下次還想再來嗎？」松鼠點點頭，爸爸牽著她走出博物館，她看了眼⼿中的娃娃，形狀好
像鯰⿂。 

爸爸開⾞，經過長長的隧道，隧道出⼝是遠遠的海，爸爸在公路邊停下，抱她跨過圍
籬，去海邊玩沙，沙⼦很燙，爸爸的尾巴在沙灘拖出長⽽歪扭的痕跡，松鼠本來以為爸爸碰
到海會很⾼興，但爸爸只⽤尾巴和鰭沾了沾海⽔，是溫的喔，爸爸說。 

⼀隻蟬死在沙灘上，她蹲下來看，也許是⼭邊⾶過來的，⼀路上都是急促的蟬鳴，為什
麼這隻蟬孤獨地躺在這裡呢？她轉過頭看爸爸，爸爸⽤鰭抹去臉上的汗，「要不要把它埋起
來呢？」 

松鼠點頭。蟬很⼩，⽤兩捧沙⼦就把牠整個蓋住了。太陽越來越⼤，爸爸的汗⽔沿著臉
上的皺褶往下流，滴到沙上，變成⼀個⼩⼩的⿊點。爸爸牽著她離開沙灘，走進海邊的⼩



鎮，鎮上什麼東⻄都⼩，⼩學和公墓都很擁擠的樣⼦，唯⼀⼤的是⼭，還有⼭腳下的蛋糕
店。 

媽媽總帶她去吃蛋糕，通常是在結束星期天例常的遊覽⾏程──天⽂館、兒童樂園、美術

館或⼩提琴演奏會……⺟女倆都累得走不動了，媽媽才會牽著她推開街邊某家咖啡廳的⽊

⾨，⽤漂亮的⼿攪著咖啡，問她學校怎麼樣了。那時，媽媽才會和她說話，媽媽在其他地⽅
都非常安靜，只有在⾳樂會睡著時，會發出輕輕的鼾聲，過⼀陣⼦，她驚慌地醒來，捏捏松
鼠的⼩⼿，松鼠會假裝⾃⼰沒有發覺這件事。她不知道星期天以外的媽媽都在做什麼，媽媽
也不知道松鼠星期天才會穿著洋裝，站在樓下，等媽媽來牽她去任何地⽅。 

爸爸⽤整個⾝體把玻璃⾨推開，冷氣撲到松鼠臉上，她瞇起眼睛，⼤得驚⼈的蛋糕櫃，
玻璃擦得發亮，每個蛋糕都好像發著光。背景⾳樂是⼩提琴曲，但⼈聲嘈雜，聽不清楚，靠
近⾨⼝的位置坐滿了⼈，每個⼈都⼀副⼤老遠跑來的樣⼦，⽤紙⼱擦著汗。爸爸給了松鼠⼀
些錢，揀個安靜的⾓落坐下，讓她去選蛋糕，松鼠把臉貼在玻璃上，仔細端詳每個蛋糕，她
為⾃⼰選了⼀個草莓蛋糕，點了冰可可，幫爸爸點了不加糖的熱拿鐵，還有起司蛋糕。她踮
腳攀上⼤理⽯櫃台，向忙著接電話的⼤姊姊點好品項，回到座位，爸爸把貼在地圖上的⼤⿐
⼦移開，問她想不想去看⼤風⾞。蛋糕⼀會就送來了，爸爸瞇起眼，嗅了嗅咖啡，很享受似
地慢慢喝著，鬍鬚上沾了⼀⼤圈⽩⾊奶泡，爸爸打了個噴嚏，⽤紙⼱抹了抹臉，卻把奶泡抹
得到處都是。松鼠噗哧笑了出來，伸⼿幫爸爸擦拭，爸爸的臉軟軟熱熱，像沒有打氣的躲避
球。 

吃完蛋糕，爸爸問她明天想做什麼，她仰起頭，把杯底的冰塊倒進嘴裡，喀啦喀啦咬
著。 

她醒來時，已經是下午了，爸爸沒有叫她，吵醒她的是爐上燒滾的⽔壺，她關上瓦斯，
隱約的鋼琴聲從樓上飄下來，家裡沒有⼈，電視和茶⼏靜悄悄地待在原位，沒有半張紙條，
菸灰缸的菸還燃著⼀個紅點，她捻熄菸，飄出⼀絲煙霧，在煙霧中，她忽然發現電視旁的全
家福不⾒了，她的圍裙也是。⽊⾨半掩著，外⾯鐵⾨關得嚴實，爸爸的鞋⼦還在，但變成怪
物的爸爸是不穿鞋的…… 

柏油路被曬得發燙，蟬在樹上⼤聲鳴叫，⼩巷裡很安靜，松鼠決定往⼤⼀點的⾺路走
去，她不喜歡⼀個⼈在街上走，⼈很多，⾞⼦開得很快，可是要把爸爸找回來，不然他就永
遠消失不⾒了……她⽤衣領擦擦眼⾓，眼睫⽑沾在她臉上，但松鼠沒有看⾒，只顧著⽤⼿揉

眼睛，遠⽅有模糊的喇叭聲和⾳樂，她決定往那⽅向走去。 
⼈越來越多，彩⾊旗幟和標語逐漸淹沒了她，黃絲帶在風裡飄⾶，好幾雙腳從她⾝邊經

過，有些⼈停下來問她怎麼了，爸爸媽媽在哪裡，她搖搖頭，轉⾝跑開。她跑進⼈群中，遠
處有舞台和很多⾳響，她看⾒舞台上的⼈拿著麥克風正聲嘶⼒竭地說什麼，但聲⾳斷斷續
續：「核電廠……危險……我們應該……為了……下⼀代的將來……」 

松鼠看⾒年紀和她差不多⼤的孩⼦，⾝上綁著標語，跟⼤⼈喊⼝號，她想走到近前，和
他們說，不，這件事不是這樣，但她那時沒有說出⼝，往後⼤約也不會再說了，第⼀次她推
開了他們，並跑開，於是她的抽屜裡多出⼀些擤過⿐涕的衛⽣紙、柳丁⽪，她的課本被紅筆
亂塗，輻射會傳染，沒有⼈要跟她說話。 

就連老師隔著辦公桌問她，最近其他⼈都怎麼了，松鼠還是⼀句話也不說。 
第⼆次是打掃時間，從早上就找不到鉛筆盒，她只能看著課本發呆，掛著⼩兔⼦布偶的

鑰匙也不⾒了，教室沒有，抽屜空空的，裡⾯的東⻄剛剛都丟掉了，她趴在窗⼝看隔壁校舍
的屋頂，也沒有看到，倒是看到上星期不⾒的聯絡簿。 



她走到外掃區，找到⾓落的⽵掃把，慢慢掃起落葉，榕樹巨⼤的傘蓋遮蔽了整個中庭的
陽光，只有三樓⾼的椰⼦樹和遠離榕樹的⽣態池可以照到陽光。如果⼀直找不到鑰匙要怎麼
辦呢，爸爸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回家，衣服也還沒有洗，體育課會沒有運動服……她掃落台

階上枯黃的樹葉，瞥⾒⽣態池裡有奇怪的反光。是粉紅⾊的⼩兔⼦。 
她不知道為什麼黃⾊和輻射總連在⼀起，爸爸在書房⾨⼝貼了⼀張「輻射勿近」的貼

紙，於是她也和爸爸要了⼀張，貼在書包上。老師放完影片以後，同學圍過來，要她撕掉。
她抱著書包⼀直跑，到家⾨⼝都還氣喘吁吁的。 

她發現時，⼈已經在⽔裡了，她睜開眼睛，看⾒⽣態池裡的⽔草緩緩在混濁的⽔裡擺
動，⼩兔⼦勾著的鑰匙反射陽光，刺痛了她的眼睛，腳怎麼踩都好像會陷進軟軟的泥巴裡，
她拍打⽔⾯，好不容易才吸到⼀點空氣，她攀住⽣態池邊緣的⽯頭，覺得中庭好⼤、好亮，
旁邊⼀個⼈都沒有。 

她站直⾝體，發現⽔只到胸⼝，松鼠爬出池⼦，把⾝上的⽔草扔回池裡。她走回家，沿
途滴著⽔。松鼠打開⾨，發現爸爸已經在家了。 

她似乎逆著⼈群流動⽅向⾏走，她停下來，四處張望，卻依然被⼈群推著，越走越靠近
舞台，她摸摸頸上鑰匙，輕輕撥開⼈們的腳往前走，她仰起⼩臉，從⼈頭間的隙縫，看⾒台
上的⼈正彈著奇怪的圓形吉他，唱她似懂非懂的語⾔。 

⾳樂結束，演說重新開始，她看著台上說話的⼈，他們是其他⼈的爸爸和媽媽，她想跟
他們說，不是的，不是這樣，爸爸喜歡的東⻄沒有不對，不對的是別的東⻄。 

那不是核電廠，是鯰⿂發電廠。她慢慢地琢磨起⾃⼰要上台說什麼，⼿⼼微微冒汗，⼤
會廣播，公⺠短講時間，想要發⾔的⼈，請把握機會到舞台右邊登記。她推開⼈群，跑過整
個舞台，她只是想說⼀些話。 

隨著奔跑速度加快，她的⿐尖往前延伸，成為⾓質化的突起，尖⽽⼤，幾乎遮蔽了她的
視野，她的額頭也跟著⽣出⼀隻⼩巧的⾓，她的每個步伐都越來越沉，直到她細長的⼩⼿⼩
腳化為鈍重的四蹄，她改為四⾜著地，每⼀步都震得四周樹⽊為之動搖，樹葉隨她步伐搖
落。⽪膚越⽣越厚，變為鼠灰⾊鎧甲，著彩⾊衣裝的⼈們⾒她紛紛閃避，她⾼舉⾃⼰的⾓，
彷彿能刺穿裝滿⾳樂的氣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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